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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深入剖析了部落在南苏丹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核心作

用及其内在的紧张关系。 部落作为南苏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 对国家

建构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 南苏丹的部落社会特征表现为多元性、 分散

性、 高度自治、 军事化以及冲突的常态化。 这些特征与现代国家建构之

间存在结构性冲突： 部落的独立性和自组织性限制了国家政治整合的能

力， 部落军事化削弱了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 部落认同则成为国家认

同的障碍。 本文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 系统地分析了这些结构性因

素， 并阐释了部落问题对南苏丹国家建构产生的政治影响， 包括社会力

量强大而国家力量薄弱的治理格局， 以及由于国民意识缺失导致的共同

体建构失败。 本文认为， 协调部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并将部落整合进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是南苏丹国家建构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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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南苏丹共和国宣告独立， 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 但同时

也位居最不发达国家行列。 十多年后， 南苏丹不仅未能摆脱贫困， 反而成为全球

最脆弱国家之一。 根据美国和平基金会 （Ｔｈ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 发布的 ２０２４ 年脆

弱国家指数， 南苏丹高居全球第三位， 表明其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处于极高水

平。①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爆发的内战持续至 ２０２０ 年才平息， 使得南苏丹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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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脱离了国际社会对其民主转型、 和平建设以及制度现代化的预期。 这种

反差引发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为何新近独立的南苏丹陷入严重的暴力

冲突？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需要深入分析南苏丹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遭遇的深层次

制度困境。 国家建构 （Ｓｔａｔ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作为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安德烈亚斯·威默 （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Ｗｉｍｍｅｒ） 认为， 国家建构包含两个核心内涵： 一是通过制定并完善现代民族国

家的各项制度， 促进国家的政治整合； 二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① 在

既有文献中， 关于南苏丹的研究， 国外学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南苏丹沦为失

败国家的原因， 国家建构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部落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② 部

落构成南苏丹社会的基本单元，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努维尔 （Ｎｕｅｒ） 部落③、 丁卡

（Ｄｉｎｋａ） 部落及其冲突等方面。④ 国内学者的研究多关注族群冲突、 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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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 国家治理、 和平进程及现状等。① 然而， 现有研究尚未充分解析部落社会

内在运作逻辑如何从根本上抵消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努力， 特别是部落自治、 军事

化特征和认同建构对国家整合的多维度制约。
需要指出的是， 部落问题并非南苏丹独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 而是根植于其

历史社会结构中的内生性矛盾。 部落社会的特性与现代国家建构逻辑之间存在潜

在不兼容性， 是理解南苏丹由新生国家迅速沦为 “失败国家” 的结构性变量。
基于此， 本文以部落为研究切入点， 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 探讨南苏丹在国家

建构过程中所遭遇的制度性困境。 本文首先考察南苏丹部落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

此基础上深入分析部落特性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并进一步阐释部落问

题对南苏丹国家建构进程产生的政治影响。 本文旨在为深入理解南苏丹长期动荡

的深层原因提供一种解释框架， 并为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非洲国家提供比较研究

的视角。

南苏丹部落社会的基本特性

南苏丹作为一个族群多元的国家， 拥有 ６４ 个部落， 分属于不同的语系群体，
形成了复杂的族群格局。② 部落社会表现出明显的自治性和独立性特征， 大多数

部落通过分支式无政府体系实现自给自足。 长期存在的部落间冲突和资源争夺不

仅导致社会军事化， 更形成与现代国家暴力垄断原则相对立的权力分散格局， 构

成南苏丹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结构性障碍。

（一） 部落的多元性与分散性

南苏丹社会呈现出清晰的族群地理分布特征。 丁卡部落作为最大的族群， 约

占总人口的 １５％ ； 其次是努维尔部落， 人口比例约为 １０％ ； 接下来为说巴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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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ｉ） 的部落和赞德 （Ｚａｎｄｅ） 部落； 希卢克 （Ｓｈｉｌｌｕｋ） 部落则在白尼罗河沿岸

地区具有历史影响力。① 南苏丹共和国共有 １０ 个州， 各部落都有相对固定的生

活区域。 丁卡部落主要分布于北加扎勒河州、 瓦哈卜州、 团结州、 湖泊州、 上尼

罗河州和琼莱州； 努维尔部落集中于上尼罗河州、 团结州和琼莱州北部； 希卢克

部落生活在上尼罗河州， 沿白尼罗河两岸聚居； 说巴里语的部落主要在中赤道

州； 赞德部落生活在西赤道州； 托普萨人 （Ｔｏｐｏｓａ） 生活在东赤道州； 西加扎勒

河州主要居住着塔马人 （Ｔａｍａ） 和马萨利特人 （Ｍａｓａｌｉｔ）。②

南苏丹部落的社会政治结构呈现出二元分化特征： 既有平等型部落， 如丁

卡和努维尔部落， 它们主要从事游牧经济活动， 以牛群作为核心经济资源和社

会地位表征； 也有初步具备国家形态的非平等型部落， 如赞德部落和希卢克部

落， 它们发展出较为完整的政治组织体系和等级结构。 １９ 世纪赞德部落建立的

国家政权③以及希卢克部落由神圣领袖 （雷特， Ｒｅｔｈ） 统辖的体系，④ 代表了

部落向早期国家形态过渡的不同路径， 这种内部差异增加了南苏丹进行部落整合

的难度。

（二） 部落社会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

南苏丹每个部落均建立了独特的社会运行机制， 并表现出较强的自治性。 丁

卡和努维尔这两大部落体现了分支式无政府社会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ｃｅｐｈａｌ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的典型特征。 在这种社会形态中， 每个支系都能自给自足、 丰衣足食、 自成防

卫。 各支系可以为共同目标 （如自卫） 临时结盟， 但日常生活并不依赖彼此。
在同一社会层级上， 每个个体只能属于单一支系。⑤ 部落成员之间地位平等， 即

使是部落酋长， 也主要发挥调停与说服功能， 而不能强制命令。
在不同部落中， 权力结构呈现出多样性。 丁卡和努维尔部落的酋长与西方政

治体系中的统治者有本质区别， 他们既非政治代理人， 也非司法权威， 而是扮演

特定的社会角色。 努维尔部落的酋长扮演着调停者的角色， 丁卡部落的酋长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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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精神领袖， 其言论被认为是传递神圣启示与智慧的媒介， 旨在促进共识与和

解。① 尽管这些部落在形式上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政府和法律体系， 但它们

通过分支世系体系， 构建了一种 “有序的无政府” 社会结构。 相比之下， 赞德

部落和希卢克部落则发展出更接近现代国家的中央集权式社会结构。 尽管英国殖

民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两大部落的传统权威结构， 但其基本权威体系仍然

存续， 并在当代部落事务中继续发挥作用。
无论是分支式无政府部落还是中央集权式部落， 南苏丹的部落社会均表现出

自主且相对完整的治理结构， 形成了不依赖现代国家机构的社会秩序生产机制。
这种独立性和自组织性———通过共同祖先血缘纽带维系， 依托习惯法和长老会议

解决内部纠纷， 在面临外部威胁时形成临时同盟———构成了与现代国家权威直接

竞争的平行治理体系。 这种治理现实使南苏丹政府面临的挑战不仅限于权力扩张

维度， 更涉及国家基础合法性的构建。

（三） 部落社会的军事化特征

南苏丹部落社会表现出的系统性军事化特征， 不仅是长期冲突的历史遗留问

题， 也反映了部落间资源竞争和权力斗争的复杂性。
首先， 政治精英通过动员部落力量来进行政治对抗。 １９８３ 年， 时任苏丹总

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 （Ｇａａｆａｒ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Ｎｉｍｅｉｒｙ）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伊

斯兰法， 触发南北第二次内战。 随后， 约翰·加朗 （Ｊｏｈｎ Ｇａｒａｎｇ） 组建苏丹人民

解放军 （Ｓｕｄ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与苏丹中央政府展开长达 ２２ 年的内

战。 此后， 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分裂是南方部落军事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由于对战争目标存在分歧， 苏丹人民解放军分裂为两个派系： 由

丁卡人加朗领导的托里特派 （ＳＰＬＡ － Ｔｏｒｉｔ） 与由努维尔人里克·马查尔 （Ｒｉｅｋ
Ｍａｃｈａｒ） 主导的纳西尔派 （ＳＰＬＡ － Ｎａｓｉｒ）。 为扩充军事力量， 两派分别招募本族

平民， 这些武装起来的平民构成南苏丹复杂军事生态的一部分， 许多年轻人拿起

武器参与冲突。② 其中， 努维尔白军 （Ｎｕｅｒ Ｗｈｉｔｅ Ａｒｍｙ） 是典型代表， 在南苏丹

独立后继续活跃。
其次， 苏丹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南方部落的军事化进程。 苏丹武装

部队利用某些部落对苏丹人民解放军内部纷争的不满， 把他们武装起来以对抗苏

丹人民解放军， 特别是在东赤道州， 这一现象尤为显著。 这些被武装的平民群体

·１３１·

①
②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ａｄｉｎｇ Ｄｅｎｇ，Ｔｈｅ Ｄｉｎｋａ：Ａ Ｎｉｌｏｔｉｃ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ｐ. １８３.
Ｎｙａｍｂｕｒａ Ｗａｍｂｕｇｕ，Ｐｏｓｔ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Ｆｒｏｍ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２０１９，ｐ. ５５.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成为苏丹南北战争遗留的安全难题。①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 随着与北方全国大会党和

平谈判的临近， 南方社会的军事化程度显著提高， 各方势力扩充武装力量， 以期

在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 尽管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全面和平协议》 签署后， 南方地区

政府试图收缴部落民众手中的武器， 但是成效甚微。
再次， 苏丹人民解放军和南苏丹防御部队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ｓ）②

的退伍军人加强了部落军事化趋势。 ２００５ 年 《全面和平协议》 签署后， 大量苏

丹人民解放军士兵返乡， 这些退伍军人虽然不再参与正规军事行动， 但仍保留军

事认同和个人武器。③ ２００６ 年 《朱巴宣言》 宣布南苏丹防御部队与苏丹人民解

放军合并后， 部分抵制合并的南苏丹防御部队指挥官， 包括戈登·丘尔 （Ｇｏｒｄｏｎ
Ｋｏｎｇ Ｃｈｕｏｌ）、 加布里埃尔·坦吉涅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Ｔａｎｇｉｎｙｅ） 和托姆·奴尔 （Ｔｏｍｅ ｅｌ
Ｎｏｕｒ） 回到部落， 重新武装当地居民， 以扩大自身势力。④ 他们的武装力量主要

以部落民兵为基础， 与国家军事体系形成并行架构。
最后， 长期武装冲突导致武器在社会中广泛扩散。 南苏丹独立两年后的一项

调查发现， 东赤道州的大多数家庭拥有枪支， 武器持有和使用已融入日常生

活。⑤ 据相关统计， 南苏丹约 ９００ 万总人口， 民间流通的武器数量达到约 ２７０ 万

件， 这意味着平均每 ３ 人中就有一人持有枪支。⑥ 武器泛滥与部落民兵制度化共

存， 加上国家权威羸弱、 社会动荡以及资源争夺等因素， 使南苏丹社会处于极度

不稳定状态。 在这种环境下， 部落代表凭借本族支持， 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挑战国家权威。

（四） 部落冲突的常态化

南苏丹的部落生态中， 相邻部落之间因争夺牲畜、 牧场、 水源等资源而频繁

发生冲突。 血亲复仇传统加剧了部落间的紧张关系， 资源稀缺、 族群边界模糊以

及历史积怨等因素共同导致部落冲突的常态化。 同属尼罗特语系的丁卡部落和努

维尔部落之间的冲突最为引人注目。 尽管这两个部落有相似的语言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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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之间的敌对状态已延续数个世纪， 这种对立甚至延伸至部落内部的支系层

面。① 在丁卡部落与努维尔部落的冲突历史中， 努维尔人通常采取主动进攻姿

态， 将对丁卡人的攻击视为一种族群责任。② 长期的部落冲突严重破坏了部落间

的正常交流渠道， 导致群体间暴力记忆代际传递， 使任何轻微的摩擦都可能引发

新一轮的部落冲突。
在苏丹南北分离之前， 中央政府对南方地区的控制力较为有限。 从法理层

面而言， 南方地区虽属喀土穆政府法定管辖范围， 但这种主权宣示仅具形式意

义， 其实际行政控制仅覆盖主要城市及周边 ５ 英里的区域。③ 因此， 在 １９５６—
２００５ 年的半个世纪里， 苏丹中央政府对南部地区各部落的实际影响力始终处于

极低水平。 由于南北战争的持续， 南方各部落间的矛盾冲突被一定程度地掩

盖， 未受到足够关注。 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 南苏丹的部落冲突问题开始

显现。
部落军事化加剧了部落间冲突。 托普萨部落的一位代表指出： “自从会使用

枪后， 便开始照顾牛群。 这个责任很大， 因为其他部落会来偷我们的牛。 作为回

应， 我们也会袭击他们， 偷走他们的牛。”④ 随着部落军事化程度的提高， 各部

落的防卫武器从传统弓箭发展为现代 ＡＫ—４７ 自动步枪。⑤ 赞德部落的民兵组织

“弓箭男孩” 即以最初使用的防卫武器命名。 值得注意的是， 传统的部落和解机

制逐渐被废弃， 冲突愈发难以控制， 安全局势日益恶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南苏丹举行全民公投， 决定脱离苏丹成为独立国家。 同年 ７

月 ９ 日， 南苏丹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 作为全球最年轻的主权国家， 南苏丹也

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据南苏丹政府的调查数据， 该国约有 ５０. ５％的人

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即每月消费不足 ７３ 苏丹镑 （约合 ３６ 美元， 或每天约 １
美元）。 从实质上看， 南苏丹的政治独立仅是众多部落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
要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 南苏丹必须进行国家建构， 建立民众与国家间的

政治联系， 培育国家认同， 改善民众生活条件， 实现民众与国家之间的良性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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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与国家建构的结构性困境

南苏丹部落社会的特性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 这

种矛盾并非简单的政治权力冲突， 而是一种国家权力难以有效渗透到社会层面的

制度性困境。 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部落自治性制约了国家

的政治整合， 部落军事化挑战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 部落认同阻碍了国家认同的

形成。

（一） 部落自治对国家政治整合的制约

国家建构理论强调政权对治下体系结构的贯彻与渗透。① 民族国家的形成要

求新政府对领土范围内所有人口进行有效统治和管理。 领土范围内的人口被界定

为国民 （公民）， 不分族裔、 性别、 年龄， 直接受政府管辖与监督。 国家不容许

任何与统一的法律制度和中央政府竞争或分庭抗礼的组织存在。② 南苏丹独立后

建立了一套行政体系， 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分为县、 乡 （Ｐａｍａｓ）、 村 （Ｂｏｍａ 或

Ｗａｒｄ） 三级。③ 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现代行政体系实现对民众的管理， 但是政令几

乎只能到达县一级， 对乡和村的影响很有限。 受传统部落社会运行机制的影响，
新政府无法对领土范围内的部落民众进行有效管理。 南苏丹人高度重视其部落归

属，④ 部落民众对新国家缺乏认识， 难以接受议会、 政府、 司法机构及银行货币

等现代制度。⑤

如前所述， 丁卡部落和努维尔部落是典型的平等分支式无政府社会结构。 这

种部落社会不依赖文字记录、 宪法文本甚至正规教育体系， 而是通过自组织机制

维持运作， 具有强大的独立性。 例如， 丁卡人普遍认为政府的职责主要限于收

税、 设置警岗和任命行政长官； 在他们的观念中， 政府只是一种外部力量， 其行

为模糊难测。⑥ 在南苏丹， 大多数部落社会遵循分支裂变的世系原则。 以努维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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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为例， 部落成员基于共同祖先， 通过分支裂变世系构建了自组织的社会结构。
即使是中央集权式的赞德部落和希卢克部落， 也都拥有各自独特的社会治理体系。
这两个部落只承认本部落首领的权威， 对于国家权力持有排斥态度。 希卢克王国

构建了以雷特为核心的中央王权体系以及由地方酋长构成的地方治理体系。① 因

此， 南苏丹部落的传统自治模式与现代国家所要求的集中统一管理体制之间存在

根本性的制度冲突， 难以实现有效的政治整合。
在苏丹南北分离前， 南方是全国最不发达的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现代

国家治理体系无法深入影响部落社会。 南苏丹共和国成立后， 传统部落社会的运

行机制依然存续。 ２０１１ 年， 南苏丹独立后组建新政府， 并颁布新宪法和相关法

律。 然而， 部落民众对现行国家制度缺乏认知， 特别是在偏远部落社会中， 民众

只对传统部落有认同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学者纳伊姆布里·瓦姆布

古 （Ｎａｉｍｂｕｒｉ Ｗａｍｂｕｇｕ） 在东赤道州进行调查发现， 尽管民众参与了 ２０１０ 年的

选举和 ２０１１ 年的独立公投， 但是高达 ８０％的受访者对政府和选举的概念仍一无

所知。② 因此， 中央政府无法对部落民众进行有效治理。 尽管南苏丹已成为独立

国家， 但部落民众尚未成功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 民众对部落的忠诚深植人

心， 国家和国民之间应有的契约性政治关系在南苏丹尚未完全建立， 国家也远未

实现对部落民众的政治整合。

（二） 部落武装对国家暴力垄断的挑战

马克斯·韦伯指出， 国家是一定区域的人类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在本区域内

要求有效地垄断合法的有形暴力。 国家被视为唯一的合法暴力来源， 并具有强制

性。③ 但在南苏丹， 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遭到部落民兵的系统性抵制。 如前所

述， 常年的战争以及裁军、 复员和重建工程的不力， 导致南苏丹各部落掌握大量

武器。 此外， 南苏丹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 独立红利及和平红利加剧了部落间的

竞争。 具有强大独立性和自组织性的部落为了争夺更多利益， 纷纷组建民兵组

织， 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前文提及的戈登·丘尔即为一例， 作为南苏丹防御部队

的领导者之一， 他带领部分努维尔部落民兵在上尼罗河州东部发起叛乱。④ 南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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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独立后不久， １０ 个州中就有 ７ 个州爆发了武装叛乱。①

在南苏丹， 努维尔部落、 穆尔勒部落、 丁卡部落、 希卢克部落、 托普萨部落

的民兵势力较为强大， 其中最为知名的是努维尔白军。 该组织最初由努维尔部落

年轻人构成， 肩负着保护社区和对袭击者实施报复的任务。② 在战争环境中， 努

维尔白军的军事力量不断壮大， 足以挑战国家权威。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南苏丹内战

爆发后， 努维尔白军成为马查尔的坚定支持者， 成功抵御了政府军的反击， 并导

致苏丹人民解放军师长经古鲁尔 （ Ｊｏｎｇｒｏｏｒ） 准将阵亡。④ 在马查尔的干预下，
努维尔白军才停止向首都朱巴进军。⑤

另一支影响力较大的部落民兵组织是穆尔勒部落首领大卫·尤·尤 （Ｄａｖｉｄ
Ｙａｕ Ｙａｕ） 领导的眼镜蛇派 （Ｃｏｂｒａ Ｆａｃｔｉｏｎ）。 大卫宣称， 叛乱的主要原因在于皮

博尔 （Ｐｉｂｏｒ） 县的发展滞后、 被边缘化， 以及当地政府未能与穆尔勒人分享权

力。⑥ 此外， 希卢克人约翰逊·奥洛尼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Ｏｌｏｎｙ） 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具有

一定的影响力。 西赤道州的 “弓箭男孩” 由赞德部落的年轻人组成， 成立之初

旨在保护社区和财产安全。 丁卡人的部落民兵组织包括马提昂·安约尔

（Ｍａｔｈｉａｎｇ Ａｎｙｏｏｒ） 和地方自卫团体 （Ｇｅｌｗｅｎｇ）， 前者直接效忠基尔政府， 而后

者是丁卡青年组成的牛群护卫队。
南苏丹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几乎无力整合或解散这些部落民兵组织。 部落民

兵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国家安全机构的职能， 并且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部

落民众本就对国家、 政府、 军队、 法律等概念缺乏认知， 独立后的国家未给民众

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和更优质的生活， 甚至安全保障也仰赖部落民兵， 诸如努维

尔白军等部落民兵组织， 直接为部落提供安全保障。 为了实现国家稳定， 政府采

取将部落民兵首领纳入政府机构等措施。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基尔总统与穆尔勒部落

首领大卫签署停火协议， 并成立大皮博尔行政区， 任命大卫担任首席行政长官。
南苏丹独立之初仅设有 １０ 个州， 但仅 ７ 年后增至 ３２ 个州， 这一变化与部落民兵

问题密切相关。 然而， 单纯增加行政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部落民兵叛乱问题， 经

过一系列博弈， ２０２０ 年南苏丹的行政区划再次进行调整， 全国重新设立 １０ 个行

政州， 另设 ３ 个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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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庞大的部落民兵组织不仅阻碍了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 更从根本上动

摇了国家权威的正当性基础。 这种非国家武装力量的存在导致中央政府无法履行

基本治理职能， 形成持续性的安全治理赤字。 以大卫政治收编事件为例， 尽管其

本人获得国防部副部长职位实现体制内整合，① 但是其旧部仍持续参与苏丹人民

解放军反对派 （Ｓｕｄ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 ＩＯ）② 的叛乱活动。 这表明政治

收买无法彻底解决部落民兵问题， 只要部落仍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 部落民兵

就会持续存在， 国家就可能处于极大的不稳定之中。

（三） 部落认同对国家认同建构的阻碍

首先， 传统的部落冲突强化了部落认同。 南苏丹共和国成立带来的大量和平

红利和独立红利使部落间竞争加剧， 冲突与争斗也更为激烈， 造成的危害更为严

重。 极度贫困、 对石油收入的高度依赖， 以及小部落在有限的政治经济机会中被

边缘化， 都是南苏丹部落冲突重要原因。③ 南苏丹独立后不到半年， 努维尔部落

与穆尔勒部落之间爆发冲突； 紧接着， 穆尔勒部落与丁卡部落也发生冲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次年 ２ 月期间， 努维尔人的武装力量袭击了皮博尔县穆尔勒部落的 ２１
个居住点， 造成 ６１２ 名穆尔勒人死亡， ４２ 名儿童和妇女被劫持， 数千人流离失

所。④ 这些频繁的部落冲突不仅恶化了部落间关系， 强化了部落认同感， 而且阻

碍了统一国家认同的形成。
其次， 政治精英间的权力斗争加强了部落认同。 在穆尔勒部落与努维尔部落

的冲突平息后， ２０１３ 年的内战再次触发努维尔部落和丁卡部落之间的矛盾， 导

致南苏丹自独立以来最严重的部落冲突事件。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首都朱巴发生超过

两万名努维尔人被杀事件， 本提乌、 博尔、 马拉卡勒等地区也发生类似事件。 系

列冲突事件强化了努维尔部落的内部凝聚力， 形成对马查尔领导集团的强大支

持。 努维尔白军被动员起来， 加入对丁卡人的报复行列，⑤ 新独立的南苏丹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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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ｋｏｎｇ Ｓｔｅｌｌａ Ｓｈｕｌｉｋａ ａｎｄ Ｎｗａｂｕｆｏ Ｏｋｅｋｅ Ｕｚｏｄｉｋｅ，“ Ｉｎｔｅｒ －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Ｐｅａｃ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Ｔｒｅｎｄ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ｐ. ２６.
Ｋａｃｈｕｏｌ Ｍａｂｉｌ Ｐｉｏｋ，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ｏｎｇｌｅｉ Ｓｔａｔｅ，
ｐ. ３.
Ｈｉｌｄｅ Ｆ. Ｊｏｈｎｓｏｎ，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Ｔｈｅ Ｕｎｔｏｌｄ 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ｐ.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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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部落战争的泥潭。 更为严重的是， 部落间冲突严重阻碍了国家对部落社会的

整合， 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无法建立良好的互动与合作关系。
最后， 生活状况恶化导致民众寻求部落保护成为常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南

苏丹内战爆发后， 随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上升， 民众感觉经济压力巨

大， 甚至无法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① 南苏丹人普遍感到被抛弃， 对领导人和

政府失去信任， 政府甚至无法履行保护民众这一基本职责。②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估

计有 ６９６ 万南苏丹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③ 弱化部落意识形成国家认同

要求部落民众能够充分感受到即便失去部落庇护， 他们也能享有国家提供的权

益和更好生活。④ 然而， 生活状况恶化却促使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部落中寻求

庇护。
以上三重困境相互关联、 相互强化： 部落自治侵蚀了国家的制度渗透能力，

导致政治整合失败， 这种权力真空促使部落通过军事化寻求自我保护； 部落军事

化不仅挑战了国家暴力垄断， 更通过共同防御经历强化了部落内部凝聚力和认同

感； 部落认同又反过来巩固了部落自治意识， 抵制国家权力的介入。 这种相互关

联的机制， 使南苏丹陷入 “弱国家—强社会” 的结构性困境， 这为理解其社会

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关键分析框架。

部落问题对国家建构的政治影响

如前所述， 南苏丹部落社会的特性与国家建构之间存在内在矛盾。 在进行国

家建构时， 南苏丹必须着力构建民众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 将各部落纳入包容

性的权力结构中， 以此构建统一的国家共同体， 实现国家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
然而， 南苏丹在国家建构的实践过程中， 反而强化了部落色彩， 这与客观要求背

道而驰， 因此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８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Ｎｏｒａ Ｄｉｈｅｌ ａｎｄ Ｕｔｚ Ｐａｐｅ， “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ｉｎ Ｌｕｋａ Ｂｉｏｎｇ Ｄｅｎｇ Ｋｕｏｌ ａｎｄ Ｓａｒａｈ Ｌｏｇａｎ（ｅ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 ２１３.
Ｊｕｌｉａ Ａｋｅｒ Ｄｕａｎｙ ａｎｄ Ｗａｌ Ｄｕａｎｙ，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Ａｒｍｙ （ＳＰＬＭ ／ Ａ）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１９８３ － ２０１３，Ａｕｔｈｏｒ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７，ｐ. １１６.
《南苏丹严重缺乏食物人数创新高》， 《世界农业》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 第 １１６ 页。
王铁铮： 《关于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３—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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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形成强社会弱国家的治理格局

尽管民族国家被视为 “真正大型的政治制度组织”①， 但在南苏丹的现实情

景中， 国家并非社会中最强势的组织， 部落及其衍生的社会力量对国家构成难以

逾越的障碍。 这种强社会弱国家的格局严重制约了国家治理能力， 使得政府难以

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稳定。 部落的存在以及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键作

用形塑了南苏丹的政治权力配置机制， 该机制不仅缺乏包容性， 还表现出排他性

特征。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Ｓｕｄ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是南苏丹独立运

动的核心组织， 主要由丁卡人和努维尔人组成。 ２０１１ 年南苏丹独立后， 立法、
行政、 司法等国家机构及政府主要部门均由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主导。② 在首届内

阁中， 石油部、 国防部、 外交部和财政及经济计划部等核心部门的关键职务均

由丁卡部落和努维尔部落成员担任。③ 尽管其他部落中有许多优秀人才， 却未

获任职机会。
在南苏丹的公务员体系中， 丁卡部落与努维尔部落占据主导地位， 而其他

部落成员则鲜有机会担任公职。 那些未被纳入政治联盟的部落， 对此表达了强

烈不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南苏丹内战爆发后， 中赤道州前州长克莱门特·瓦尼·
孔加 （Ｃｌｅｍｅｎｔ Ｗａｎｉ Ｋｏｎｇａ） 将冲突界定为丁卡族和努维尔族之间的对抗， 并

告诫原赤道省④人避免卷入其中。 他指出： “这是赤道省人联合起来结束丁卡人

和努尔人战争的唯一机会。 你们将为谁而战？ 你们将同丁卡人一起作战吗？ 还是

和里克·马查尔一起？”⑤ 原赤道省人对丁卡人持有深刻的敌意和不信任， 早

在独立前双方就因丁卡人侵占土地、 放任牲畜进入他们的农场等问题积怨颇

深。 ２０１１ 年南苏丹共和国成立后， 赤道省人长期居住的朱巴被定为首都，
这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内战爆发后， 时任西赤道州

州长约瑟夫·班加西·巴卡索罗 （ Ｊｏｓｅｐｈ Ｂａｎｇａｓｉ Ｂａｋａｓｏｒｏ） 甚至组建了武装

部队， 进行反政府活动。⑥

·９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国］ 迈克尔·曼： 《社会权力的来源 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 （第二卷）， 陈海宏
等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６０ 页。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Ｏｔｈｏｗ Ａｋｏｎｇｄｉｔ，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ｐ. ８３.
Ｈｏｔｈ Ｇｉｗ Ｃｈａｎ，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ｐ. ７.
原赤道省即现在的东赤道州、 中赤道州和西赤道州。
Ｊａｃｏｂ Ｄｕｔ Ｃｈｏｌ Ｒｉａｋ，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Ｓｈ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Ｈｏｐｅｓ，ｐ. ８６.
Ｈｏｔｈ Ｇｉｗ Ｃｈａｎ，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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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间的政治平等是国家建构的关键要素。① 然而， 在南苏丹国家建构过程

中， 部落间平等却未能实现， 部落身份几乎成为职务任命与晋升的唯一标准。 如

前所述， 南苏丹形成了以丁卡人、 努维尔人为主导， 其他部落为辅的二元权力格

局， 政府未能在全民中搭建起连接部落的政治桥梁， 也未能将各部落整合进具有

包容性的权力架构中， 这对国家建构进程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当前阶段， 部落

在南苏丹政治生活中持续发挥关键性作用， 它不仅是社会组织架构的具象化呈

现， 更是认同、 心理归属和文化传承的载体。 因此， 南苏丹国家建构必须改革排

他性的政治制度， 实现部落间的权力均衡， 构建稳定的部落关系， 以期实现持久

和平。

（二） 国民意识缺失与共同体建构的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 南苏丹是先有国家， 后有民族。 从国家形态来

说， 南苏丹已经具备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 但从国民文化的同质性来看， 南苏丹

还处在民族国家构建的初级阶段， 民族认同处于萌芽状态。 在现代国家缔造民族

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目标是确立民族特性， 培育国民之间的相互认同， 以及对国

家的政治认同。②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亟须推进国家认同的制度化建设， 通过系统

性整合国内多元部落， 建构具有共同国族意识的政治共同体， 从而使其成为全体

公民的 “政治归属”。
为摆脱北方阿拉伯人的统治， 历史上不同部落曾在抵御共同敌人的旗帜下汇

聚。 然而， 在实现国家独立后， 部落社会的特性与领导人的刻意引导使民众的部

落身份更加强化， 部落身份甚至成为争取和平红利和独立红利的工具。 因此， 从

普通民众到部落酋长乃至国家领导人， 其首要身份往往是部落身份， 而非国民身

份。 部落身份成为获取资源、 权力和职位的首要标准， 部落酋长们对此已有深刻

认识。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穆尔勒部落所有酋长在皮博尔县举行会议， 最杰出的 “红
酋长” 发表讲话： “多年来我们一直遭受喀土穆政府的不公正对待， 独立使我们

摆脱了他们。 但是， 我们现在的处境是， 差异正被利用。 人们已成为部落主义

者。 我们赢得了独立， 却彼此敌视， 这种情况必须停止。”③

在经济发展滞后、 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且社会动荡的背景下， 民众仍依靠部落

实现其政治诉求， 总统同样受限于部落身份， 利用部落身份打击对手， 而非从国

家整体利益出发解决部落间的矛盾。 ２０１３ 年内战爆发后， 基尔总统下令对朱巴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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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瑞士］ 安德烈亚斯·威默： 《国家建构： 聚合与崩溃》， 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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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努维尔人采取军事行动， 导致朱巴地区超过两万名努维尔人遭到杀害。 努

维尔部落的指挥官因此倒戈， 加入反政府武装， 例如苏丹人民解放军第 ８ 师指挥

官彼特·加德特 （Ｐｅｔｅｒ Ｇａｄｅｔ） 和第 ４ 师少将詹姆士·科昂·丘尔 （Ｊａｍｅｓ Ｋｏａｎｇ
Ｃｈｏｕｌ），① 国家陷入更深的混乱之中。 为了在战争中生存， 南苏丹人民持续强化

部落认同， 导致国家认同建构进程遭受结构性削弱。
精英阶层刻意利用部落身份获取支持和资源， 无助于解决冲突， 反而加剧了

社会分裂， 使得构建超越部落的共同体意识变得更加困难。 认同感既是个人对群

体的心理归属， 也是情感依附。 不同的认同感衍生出不同的利益诉求， 进而引发

不同的政治行为。 在南苏丹国家建构过程中， 部落认同感的固化不仅强化了国家

分裂的倾向， 阻碍了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也使得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国民文化难以

孕育。 在这样的国家中， 民众的首要身份是部落成员， 因为这关系到生命、 生存、
财富与职位。 最终， 作为全体公民应有的南苏丹人身份无法建构， 南苏丹作为民族国

家的合法性也无法得到全体国民的认同， 导致这个新兴共和国始终处于动乱之中。

图 １　 南苏丹部落与国家建构的结构性张力

注： 部落社会特性与国家建构要素之间的张力构成南苏丹国家建构的基本困境。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结　 论

部落问题是理解南苏丹社会政治危机的核心解释变量， 揭示了这一新生国家

独立后迅速沦为 “失败国家” 的结构性根源。 部落作为南苏丹共和国的基本单元，
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至今仍无法破解， 国家对社会力量整合的能力严重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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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特别是对部落这一基础社会单元整合失效， 是导致南苏丹长期不稳定的核

心动因。 南苏丹从前国家形态的部落社会结构直接跨越至现代民族国家体系， 其

国家建构过程呈现出显著的断裂式的非连续特征。 这种历史发展的跳跃性使南苏

丹缺乏渐进的制度演化路径， 导致基于血缘的部落内部机械团结压制了基于功能

分化的有机团结。 南苏丹共和国在通过现代国家制度和法律对部落进行有效管理

方面遭遇重大挑战： 国家的强制性、 集权性同部落社会的自治性、 独立性之间形

成了剧烈冲突。 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 实际上是由众多分散的部落构成的地

域政治实体， 缺乏统一的民族认同感。 直到现在， 部落问题依然是南苏丹国家建

构的最大障碍。
因此， 南苏丹面临的首要任务在于提升国家基础治理能力， 实现对部落的有

效整合， 并建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其终极目标是将部落纳入现代

国家治理框架， 使民众突破部落身份的束缚， 成为真正的国民。 对于这个全球欠

发达国家而言， 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在可预见的未来， 南苏丹仍将处于

不稳定状态。 部落问题并非南苏丹特有的， 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构进程中

共同的结构性挑战。 在许多后殖民非洲国家中， 传统部落制度与现代国家体系之

间的不兼容性已成为制约政治稳定与国家整合的关键变量。 利比亚、 索马里及苏

丹等国持续动荡， 几乎都与部落和国家之间的博弈密切相关。 因此， 协调部落与

国家的关系， 将部落纳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是解决非洲国家政治社会动荡问题

的关键所在。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适应性治理框架的构建， 即如何在尊重部

落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 通过制度创新和权力分享机制实现部落传统权威与现代

国家权力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责任编辑： 贺杨）

·２４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１２）．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

Ｊｉａｎｇ Ｌｕ ａｎｄ Ｓｈｕ Ｚｈ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ｌ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 “Ｉｎｄ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ｏｗ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ｄ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ｏｗ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ｏｕｔｅ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ｏｌｄ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 ｔｒ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ｓ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ｗｏ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ｗｏ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ｕｌｃｒｕｍ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ｌｏｎｇ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ｌ ｔ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Ｊｉａｎｇ Ｌｕ，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ａｒｔ － ｔｉ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ｄ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３３６）；Ｓｈｕ
Ｚｈａｎ，Ｓｅｎ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６）．

Ｔｒｉｂ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Ｌｉｕ 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ｅｓ’ ｐｉｖｏ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７４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６，Ｎｏ. １，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５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ｅｓ，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ｈａｖｅ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ｔｓ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ｔｒｉｂ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ｏ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ｂｅｓ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ｂｅｓ ｗｅａｋｅ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ｏ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ｒｉｂ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ｉｂ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ｓ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ｉｅｓ
ｉ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ｒｉｂ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Ｔｒｉｂｅｓ， Ｓｔａｔ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ｕ Ｈｕ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Ｘｉ’ ａｎ Ｓｈｉｙ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６５）．

·８４１·


